
理论探讨 

 135 

试论《闲情偶寄》中李渔的戏剧功能观 
王伟韬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  250300） 

摘要：由明末清初李渔所著的《闲情偶寄》，是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李渔将戏剧的艺术地位，
提到了与史传诗文等同的高度。一方面，李渔肯定了戏剧具备移风易俗、益于世道等道德功用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他也遵从戏
剧这种艺术形式的意味之所在，将它娱乐大众、雅俗共赏的功能充分发掘，成为了戏剧创作与批评的旨规。 

关键词：李渔；闲情偶寄；移风易俗；雅俗共赏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观念里，戏剧创作是 “文人之末技”，

与巧匠伶人在职业中的末流地位等同，是流俗之物，难登大雅之堂。
直到了明末清初的李渔这里，此偏狭观念才有所改变，李渔在《闲
情偶寄·结构第一》中明确提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
而异派者也。” 

“同源”，为戏剧创作与在当时具有较高艺术地位的“诗史”
类创作，赋予了共同的艺术使命；为戏剧能够承担起移风易俗、惩
恶扬善的道德功能职责，为戏剧证明是有益于世道的艺术形式打下
了李渔式的基调。“异派”，则又明确表明戏剧与诗史虽同为艺术，
却不属一派，其中的艺术形式、表现方法、表达技巧等又有所不同，
艺术创作的重点也与前者迥异，即便是在实现“风教”的方式上，
戏剧也有着属于其特定门类的一套规则。 

也就在这与史传诗文同源异派的比较上，戏剧蕴含的分别独立
又相互影响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得以凸显出来。 

一、劝善惩恶、移风易俗 
作为明末清初最出色的戏剧理论家以及特色显著的戏剧作家，

李渔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了以《笠翁十种曲》为代表的一众艺术
成就不俗的戏曲作品。后世学者在对他的作品加以研究并赋予“市
民喜剧”“市俗喜剧”等名称的同时，也将他在中国的戏剧史地位
与西方著名喜剧大师莫里哀相并提。当然，李渔的喜剧与西方喜剧
是差异显著的，在《闲情偶寄》中关于李渔戏曲理论主张的相关探
讨，可以轻易得见。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受儒家文化影响显著，作为经历过传统科
举体制又苦于生计的李渔来说，他的戏剧的确看重并精于发掘作品
的审美价值，不过对于道德层面上教化意义的强调，才是首屈一指
的。 

•李渔在开篇《闲情偶寄 凡例七则》就明确提到，撰写这本书
的目的有四:点缀太平、崇尚简朴、规正风俗、警惕人心。他说：“然
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汪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
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
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这句话，是他为自己《闲
情偶寄》定的创作宗旨，当然，也表明了李渔为他的剧本创作与戏
剧批评所确立的基本准则。 

劝善惩恶、正心正俗是李渔为戏剧创作确立的最根本的重要职
能，也是他为实现戏剧艺术地位提升所作出的关键一步定位。因此，
“劝惩”应是他戏剧功能论的核心。 

在《闲情偶寄》以理论性为主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
三部分里，对于戏剧劝善惩恶的体现不乏少见。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篇李渔就明确提到：“凡作传奇者，
先要涤去此种肺肠，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这句话，也
直接划定了剧作者应遵循的一个道德标准。李渔认为，唯有一身正
气心地善良，也唯有道德高尚、身处正道的作者才能创造出更能达
到劝惩、教化效果的优秀作品，才能为社会、为世俗带来善的影响。 

《闲情偶寄·词曲部》之科诨第五“重关系”一篇也提到“于
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如老
莱子之舞斑衣，简雍之说淫具，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此皆古人中
之善于插科打诨者也。作传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则科诨非科诨，
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耳。”李渔此段虽是在讲词曲科诨之法，却
也不乏对于戏曲能够发挥道德教育功用的意指。“科诨”本是戏剧

取娱大众之法，但在李渔这里，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内容融合入
忠孝仁义等道德理念，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似乎成了着实有
效之法。 

同样是《闲情偶寄·词曲部》，李渔在戒讽刺一篇提到：“窃怪
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
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
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
方，救苦弭灾之具也。后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报
仇泄怨。心之所喜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
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园习而传之，
几为定案，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也。”这段话，李渔又将戏剧这
种艺术形式的特征与实现道德功用的直接性与广泛性表现出来，让
艺术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变得更加轻松，与容易接受。戏剧，让演
员在舞台表演与观众在台下直接领悟变得简单易行，但在简易之
外，如果想要达到良好的戏剧教化效果，对于剧作家及演员都是一
种不易的挑战。 

对于剧作家创作，李渔主张题材要从日常事中获取，平常的事
是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的，或许会让“喜新”“好奇”的观众失去
大部分兴趣，但李渔认为，只有常情的忠孝仁义、美好风俗才会有
效的感动大众，无论什么时代亦或是文化背景。因此，他反对剧作
家创作荒诞怪异哗众取宠的小众戏剧，而是鼓励创作接近真实的、
具备大众常情特质且有正确价值观导向的戏剧作品。“凡说人情物
理者，千古相传；凡说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说人物普遍情理又
要带有戏剧表现情感所产生的张力，这对于剧作家来说无疑是十足
困难的。“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欲代此一人之音，先宜代此一人
之心。”敏感细腻的思想情感、丰富复杂的个人经历、专业的艺术
技巧这三者任缺其一都是无法将作品做到尽善尽美的。 

对于导演布置及演员表演，在李渔这里，也有了更为专业复杂
的要求。李渔认为，导演演员艺术修养、专业技艺、对常情把握程
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艺术接受一方的接受效果。因此《闲情偶寄·演
习部》“解明曲意”一篇，明确要求演员在学唱曲子时，应当理解
曲意，唯有演员充分融入了剧情之中，才可让艺术表演逼真的传达
出共情之感，也只有“有情之曲”才能更有效的实现移风易俗。因
此，依照不同演员特质安排不同角色，展现个体表演优势，更好的
发挥特定艺术形象的美感就成了这部分理论的实践指标。 

《闲情偶寄·声容部》习技第四“文艺篇”也直接点明，“学
技必先学文”，无论是演员导演亦或是剧作家，要求都是同样，学
文在于明理，只有通过学习认知，明了事物发生之理，只有透过现
象看到内容本质，才可以让技艺更好的展现“道理”，从而为广大
的观众输入正确的认知与道德观念。 

将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蕴含教育内容于其中，发挥戏剧的内容
“浅显”“直接”的优势，让人民群众在欣赏品味之中受到教育，
在一种轻松愉快且皆大欢喜的结局中感受善与美带来的精神上的
升华，无疑是为戏剧赋予更高艺术地位的好方式。 

李渔是一个经历坎坷、思想复杂的封建时代文人。虽然他的一
生都没有踏上仕途，但就李渔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来看，他依然是
一个被儒家思想、封建统治深深影响且规范化了的学士。他为戏剧
赋予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功能，大概是有这部分思想观念的影响，
但更多的还是李渔在生逢乱世家道衰落后深感贫困之苦、现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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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灼灼的使命感促使他用自己的方式致力于人情道德风俗之中。
因此，戏剧所发挥的道德教化功能，才是他《闲情偶寄》的立言之
本、宗旨所在。 

二、娱乐大众、雅俗共赏 
李渔是个才华横溢的剧作者，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让他

对戏剧所发挥的娱乐功能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机趣”“尖新”
与“雅俗同欢”“智愚共赏”是他对戏剧在这个功能层面上总结出
的几个基本要求。 
首先就是“娱乐大众”，这个“大众”不止代表广泛意义上的戏剧
欣赏者，还代表了剧作家本人。在《闲情偶寄·词曲部》语求肖似
一篇，李渔这样写道：“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
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困死豪杰。予生忧
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
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
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从此一段可看出，在李渔的观念
中，戏剧在创作这个阶段，就已是具备了娱乐的功用，在文人笔下，
种种光怪陆离、世间百物跃然纸上，无穷的乐趣、十足的快感，也
在这个想象力奔涌的过程中抒发了出来，给人以难以言说的愉悦与
享受。 

至于“娱人”，不论是“尖新”还是“机趣”都是李渔戏剧理
论中“娱人”的有效方式。 

首先，“尖新”出自《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意取尖
新”一篇。按照李渔的解释，“尖新”与“纤巧”词义相同，与“老
实”相对。“尖新”所表现的剧作特色就是新鲜而不陈腐，生动活
泼又极富表现力、感染力与吸引力。“尖新”是李渔在戏剧语言表
达之道的见解，同样一句话，用尖新之语与老实之语的表述效果完
全不同，而能够起到娱人效果的表述，才是戏剧语言值得推崇的。 

再就是“机趣”。《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重机趣”一
篇，对戏剧的“机趣”一词做了解释：“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
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物。少此二物，则如泥人
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在这一句之中，“机”可理解为机智；“趣”
则可译作趣味。“机趣”与“死板”相对，“机趣”与“滑稽”也绝
不等同。机趣所引发的笑，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智慧的更有意味的
笑。“重机趣”表现了李渔在戏剧之中诙谐效果的规定以及深远意
蕴的追求，这也反映出李渔对于戏剧更好发挥其娱乐功能的一点审
美趣味上的表现。 

在之后的“少用方言”、“时防漏孔”等要求，也无疑是李渔在
为戏剧娱乐大众之功用所提更严谨更普适的且符合客观规律的建
议。 

戏剧若更好发挥它的娱乐功能，在李渔的戏剧理论看来，应当
让戏剧的内容做到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并且还点明让戏剧做到此

标准应注意的内容形式要求。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科诨第五中，
他提到“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
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磕睡之时。
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而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
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  

李渔明确指出戏剧中“插科打诨“的重要性，科诨的存在，正
是让戏剧发挥其娱乐性功能的有效形式。好的科诨可短暂的消解文
化差距、雅俗界限，亦可让丰富的趣味见出，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
效果。因此在科诨第五——计四款中“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
“贵自然”的批评标准，李渔就巧妙地将戏剧的娱乐功能与教化功
能融合统一在了一起。 

三、结论 
从李渔在《闲情偶寄》戏剧理论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戏剧多功能论者。他认可戏剧所具备的娱乐功能，并将文艺创作从
局限于排遣消解苦闷、文人自娱的囹圄中解脱出来，把娱乐大众提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尽管他对戏剧所具备的娱乐功能有独到的见解，但他绝
不是一个娱乐本位者，因为相较戏剧的娱乐功能，他更重视戏剧所
发挥的教化功能。甚至，诸多娱乐性的戏剧技巧与方法，也建立在
为更好的实现劝善惩恶移风易俗之上的。 

作为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剧作家，李渔是清楚知道观众的戏
剧普遍喜好的，可无论是“戒淫亵”还是“忌恶俗”，这些理论的
提出无不在表明李渔并没有迎合媚俗，他对于戏剧的劝惩教化功能
是绝对看重的。这样的理论定位，为戏剧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更好
的统一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也为那个时代戏剧艺术地位的提升给出
了明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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